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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气质的民族，这块土地塑

造了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等许多文学巨匠，而柴可夫斯
基也正是诞生在这样的土地上，所以在他的身上与作品中

都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性格。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创作将近三十年，他的创作几乎涉

及了所有的音乐体裁和形式。在他的音乐创作中，他将现实
社会生活、个人的情感以及对本民族音乐继承和民间音乐
的热爱融合在一起，显示出其特有的个性和悲剧性风格。柴
可夫斯基的音乐以其深邃的情感内涵著称，在其创作的不

同时期，作品中都蕴涵着丰富、深刻的情感。那究竟是什么
因素形成了他音乐创作上的独特风格呢?
一、悲剧性的性格
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艺术家。他的性格

内向，孤僻，脆弱，极端的情绪化而且忧郁敏感，是一个不喜

欢交际、漂泊无依的、孤独的人。他向往的是一种物质上精
神上都不会使他陷入困境的安定、平静的社会生活。他希望
有一个能让他的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艺术环境。
他渴望能建立一种使自己得到慰藉的、幸福的感情生活，在
感情上寻求一个寄托和归宿。他生于贵族家庭，从小他的性
格就特别脆弱敏感。他童年的家庭教师芬妮·杜芭赫小姐回
忆起柴可夫斯基时，这样说道：“彼得实在敏感得过分，因此
不得不十分小心地对待他。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刺伤他。他
是一个脆弱的孩子。”柴可夫斯基一生承受着敏感天性的折
磨，他是一个神经官能患者。但是，他以后所谱写的一些最
富于个性的感人乐章，体现的正是他的这种天性。
二、不幸的感情生活
在柴可夫斯基的一生中，青年时期同一位法国女高音

歌唱家德西蕾·阿尔托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他们之间
的分离是因为一方不愿意离开舞台，另一方不愿做名伶的

丈夫。这段恋情使柴可夫斯基一生都为之感伤。另外在他的

一生中还有一段不幸的婚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教书时，与

一名偏执的女学生安东尼亚·米露可娃结婚。这段婚姻对柴
可夫斯基的打击是致命的，以致于他曾决定自杀。他走到莫
斯科冰冷的河中，尽可能长时间的停留在水中，盼望染上肺

炎，来结束自己悲苦的一生。而柴科夫斯基把这一切归结于
命定的悲剧，是对于他为了结婚而结婚的惩罚。尽管婚姻给
他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但身为同性恋的柴科夫斯基对于婚

姻的憧憬却从未消减。他对于过上“正常”家庭生活的渴望，
与他的同性恋天性的矛盾，使他一生都充满了痛苦的挣扎。
这反映在他的音乐里，尤其是晚期的交响乐作品中。在这期
间，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建立了长达十四年的书信友谊，

这给了柴可夫斯基极大的精神安慰，以至于他后阶段的许

多作品都是献给这位夫人的。柴可夫斯基非常珍视她的关
怀与真挚，他曾写道：“如果您能知道，您给了我多大的帮助
就好了。我已濒临绝境。多亏您的友谊挽救了我。我现在已
能工作。没有工作，生活对于我就毫无意义了。您为我所做
的一切以及您是怎样做的，都同样令人钦佩。从今以后我写
下的每一个音符都将奉献给您。”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
曲》，这部交响曲是他内心情感的记录，是他那一时期生活
的一面镜子。他怀着极大的热诚写第四交响曲，他说：“过去
从来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的管弦乐谱花去我这样大的气力，

但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的爱过一部作品。”但奇妙的是两个人
从来没有见过面。在与冯·梅克夫人交往的十几年中，柴可
夫斯基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并取得了

辉煌的成就。但是，他与冯·梅克夫人的友谊最终也以悲剧
的形式而结束。这对柴可夫斯基来说，简直是不可置信的。
他对世上的一切都丧失了信心，陷入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
他只有在音乐创作中来慰藉自己重创的心灵。
三、俄国当时的社会背景
柴可夫斯基生活的年代正是沙皇俄国在政治上腐朽没

影响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风格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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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柴可夫斯基的悲剧性的性格、不幸的感情生活、俄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四方面入手，分析了这些因素
对其音乐创作风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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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6页）的日常生活来反讽权力。自 1991年发表长
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他开始追求新的创作境界。1993
年发表“故乡”系列第二部长篇《故乡相处流传》，后经过五、
六年的时间完成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朵》。《故乡面和花
朵》体现着他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双重探索。无论是在反思中
原文化、思索民族生存还是揭示“文革”荒诞，都令人叹为观
止。在他的这些小说中，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现代国家，主
流政治文化均都处于遭受质询进而被有效解构的尴尬位

置，它们通过对乡土中国权力本质的深刻揭示，有力地解构

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神话，揭示了主流政治文化的虚妄，

显示出强烈的反思色彩。
阎连科作为一个“逃出”乡村的城里人，接受了现代文

明的洗礼和新观念的滋养，当他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自己所

熟识的故乡村镇、乡间人物、民情风俗时，作品就具有强烈

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意识。纵观阎连科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
从早期的《两程故里》就已经确立了它对乡村社会内部的权
利机构与宗法伦理之间纠葛的深度拷问，在随后的“瑶沟系
列”里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主题，到《受活》与《丁庄梦》他
就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叙事立场：以乡村贫民的生活为叙事

背景，倾情演绎创作主体对权利体系的结构性反思。他的不
同凡响之处在于，能够将反思的触角延伸到了中国乡村社

会的极限，也延伸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极限，更延伸到中国

式权力的极限特征和运作的深层逻辑中。由于中国的现代
化意味着乡土社会的巨变，阎连科从对这种巨变的深入反

思中已经揭示了现阶段中国现代化的疯狂、残酷、野蛮与不
人道，更揭示出中国乡村自身（包括农民）的劣根性在现代

化过程中的集聚效应。

落的黑暗专治时期，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俄罗斯人民的悲惨

遭遇使他看不到心目中的理想出路，无法解决的悲剧性矛

盾使他对祖国的命运无比的担忧，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始

终是他创作的最基本的思想倾向。但柴可夫斯基绝不是一
个悲观宿命论者，即便在他最为悲剧性的作品中也贯穿着

一种抗争的精神。“他以真实的思想家的深刻性，以大艺术
家的直觉感到了单独的人与整个人类的生活，世界和命运

的发展的，矛盾的、辩证的道路。不过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绝
没有宿命论、阴郁性和相信盲目的命运的痕迹。他最具有悲
剧性的作品，也贯穿着斗争的精神、制胜不可抗的力量的努
力。”———（肖斯塔科维奇在《关于柴可夫斯基的一点感想》）

1876年 4月保加利亚革命势力发动了反对土耳其统
治的起义遭到土耳其的残酷镇压，这激起了全世界先进人

士的愤怒。保加利亚爱国者大量牺牲，这使斯拉夫民族独立
的问题变得特别尖锐。1877年俄国、土耳其之间开始了战
争，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军队开往前线。广大俄国民众对被
压迫的斯拉夫民族抱着深切的同情，沙皇政府对支援斯拉

夫民族运动有所顾虑，怕因此削弱自己对本国人民的统治。
国内反动势力日益猖狂，对革命、进步力量施加更大的压
力。进步的知识分子感到空前的压抑窒息。“这是可怖的时
代，可怕的年月，一方面是一个绝对惶惶不可终日的政府，

一个阿克萨科夫只因直言不讳而遭流放；另一方面，成千上

万的激进青年惨遭厄运，不经审讯便被流放到连乌鸦都不

愿飞临的地方。”柴可夫斯基虽然对沙皇专制制度不满，但
又反对暴力革命，幻想通过沙皇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

改良，然而严酷的现实彻底毁灭了他的幻想。他深深感受到
社会生活的悲剧性，这是 19世纪 8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普
遍的精神状态。而他在这期间创作了举世闻名的《第五交响
曲》，正反映了作曲家本人以及他的广大的同时代人的这种
心情。他只有不停创作作品来驱除精神上的苦闷。完成了
《第五交响曲》、《哈姆雷特》序曲，并着手写芭蕾舞剧《睡美
人》。进入 90年代后，俄国社会的政治空气更加紧张。人们
称整个这个时期是 19世纪俄国最“灰暗和无所作为”的时
期，是俄罗斯社会生活死气沉沉的“暮年”。这时期也是柴可
夫斯基音乐创作临近终结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艺术创造

达到最成熟的时期，他创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和最巅峰的

作品，一个是歌剧《黑桃皇后》，另一个是《悲怆交响曲》。歌
剧《黑桃皇后》是根据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中篇小说《黑桃皇
后》创作的同名歌剧，是柴可夫斯基用音乐戏剧的体裁，来
体现他对人生的悲剧性理解的一部杰作。《悲怆交响曲》是
一部足以引起人们强烈的心灵震撼的作品；是对柴可夫斯

基一生的总结，是一幕人的心理悲剧，一生对美好事物的无

限渴望和憧憬，最后只能以诀别人生的死亡告终。
四、文化背景
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融汇着两种文化的特质。一方
面他的音乐扎根于俄罗斯音乐文化的土地上，音乐中透露

着他对土地十分热爱的深厚情谊。在柴可夫斯基的大部分
音乐里，我们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他
将民族文化与西方交响乐传统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尽管柴
可夫斯基结识了“强力集团”，但是他始终没有加入任何一
个民族主义团体。柴可夫斯基曾写到：“至于我对音乐里俄
罗斯元素的关注，是由于我常年生活在异国，在我年幼的时

候，俄罗斯音乐无法描述的美丽就已经充满了我的生命。”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第二、第三交响曲都可看成是这一特征
的主要反映。也正因为如此，斯特拉文斯基说他是我们所有
人中最彻底的俄罗斯人。”柴可夫斯基善于继承俄罗斯民族
文化传统，运用民间曲调创作了不少雅俗共赏的精品，弦乐

四重奏 D大调·作品第十一号，就是根据民歌《寂寞的凡尼
亚》创作而成的，那婉转的旋律，“如歌的行板”、丰美的和声
和渗透伤感忧郁色彩的情调，竟使得老托尔斯泰听了也禁

不住淆然泪下。这就说明，多愁善感的柴可夫斯基，他那颗
孤独而又灼热的心，是紧紧贴着祖国大地的。另一方面，与
格林卡和“强力集团”作曲家相比，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风格
有更多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明显反映出他是个“世界主义
者”。意大利的歌剧、法国的芭蕾舞、德国的交响曲和艺术歌
曲的优秀传统都被他融会到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并打上了他

自己的鲜明个性。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今天依然震撼着我们每个倾听者的

心灵，这位饱经沧桑的音乐家，在欧洲 19世纪音乐的舞台上
独树一帜，为丰富人类音乐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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